
37责任编辑：饶 翔 电话：（010）65389196 电子信箱：wybsjms@sina.com 2010年9月27日 星期一世纪美术

“中国美术观”的讨论对中
国画坛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而
迫切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
的好与坏，不仅影响中国当代
美术发展进程，而且会影响中
国文化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地
位的确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讲，会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和民
族凝聚力。特别是从事中国画
的画家，假若没有一个正确的

“中国美术观”指导自己的创
作，不以中国民族文化为画学
根底，其作品从绘画语言本体
而言，很难说它还是纯粹的中
国画。

一种绘画形态不
仅承载着一个国家的
文化意志，也是民族文
化精神的体现

长期以来，中国画创作一
直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学评判
标准的左右，成为社会革命与
社会运动的表现工具，在美术
发展进程中“他律”在主导着绘
画“自律”走向，影响了中国画
的时代性发展。曾几何时，中
国画家们从心灵深处渴望中国
画创作回归到以艺术学为考量
标准，和自由地探究中国画的

“自律”发展规律。这种从艺术
本体出发的良好愿望，在今天
似乎是可以实现了，中国画家
终于迎来了一个有利于艺术自
由创作、自由发挥的良好时机，
每位画家都可以自由自在地按
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创作。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绘画
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
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象征，
每一种绘画形态背后都承载着
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完全游离

于意识形态的绘画是不存在的。无论是美国绘画还是法国绘
画，都隐含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只不过这种意识形态表现的时
明时暗罢了。

一种绘画形态不仅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意志，也是民
族文化精神的体现，一种民族文化往往要催生出自己的民族
画种。中国画就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培
育出的民族画种，是自成系统、体系完善的重要画种。由于中
国画根植于民族传统，有着明确自立与自足的发展脉络，因
而，它是可代表东方绘画与西方绘画相对应的民族绘画。

作为一个民族画种，它一定会体现出一个民族认识世界
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一个民族画种，是和这个民族的生活与
生产、文化与哲学休戚与共的。中国绘画有自己的文化根底，
西方绘画也有自己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只能创造出和自己
民族文化血肉相连的绘画样式，西方诸民族也只能产生出属
于自己文化传统的绘画种类。在和平年代，绘画种类相互间
的借鉴和融合是有限和有条件的，并且一定要在有利于发挥
自己民族绘画特点的前提下进行。这也是我们探讨“中国美
术观”时，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

一百年前，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民族文化自信心受
到严重挫伤，“东亚病夫”成了中国的代名词，我们从内心对西
方有了恐惧之情。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迅速发展，在科学技
术与物质生产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西方成了现代的化身。
而对中国画坛来说，我们把西方绘画样式引进了国内，作为一
个独立画种和中国画生活在了同一片蓝天下。在以政治为先
导，注重表现现实生活的年代里，以油画为主的舶来画种表现
得十分出色，迫使许多国画家向西方绘画学习，增强中国画的
造型与写实能力，以缓解中国画种属的社会学生存压力。在
中国美术教育中推行了适合西方绘画教育的教学体制也是一
个影响中国画发展的重要原因。以西方素描为中国画造型基

础，以西方文艺理论为中国画创作的理
论指导，就成了中国特色的中国画学习
与创作方式。从事中国画专业的画家，
开始习惯于从西方绘画与理论中汲取
学习与创作的营养。

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西方现
代艺术思潮涌入国内，我们在短短的几
十年中就把西方古典与现代的所有绘
画样式和观念给重新演绎了一遍，观念
与手法、玄想与操作不仅对前期舶来的
画种形成了严重冲击，更对中国画造成
很大侵蚀，使得中国画大有“国将不国”
的趋势。中国画经过西方绘画古典的
和现代的二次冲击，就像没了头脑的苍
蝇，乱飞乱撞，不知应飞该向哪里，从事
中国画专业的画家，也在这次冲击下，
没有了民族文化自信，甚至有些国画家
觉得，中国画画不好是因为西画没有学
好，创作不出好的中国画作品是因为没
有深入理解西方绘画理论，至此，本来
对中国画家不是问题的“中国美术观”
逐渐被淡忘，取而代之的是用“西方美
术观”来把握中国绘画的方方面面。

一百年来，在我们主动和被动中，
西方绘画手法与观念一点一点地渗透
在中国画临摹、写生与创作的诸环节
中，将中国画置于了不利于其自身发展
的环境中，使得当代中国画学习一开始
就存在着造型手法方面的舛误。也就
是说，当今中国画学习在造型手法上就
开始出现严重问题了。

没有了传统造型手法，又
没有了书法的内在支撑，中国
画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称作是
中国画

西方绘画讲求以焦点透视为基本视角，以光影和明暗塑
造出事物的质感、量感、空间感，是以轮廓线加明暗的立体结
构。中国画讲求以散点透视为基本视角，以笔墨和阴阳挥洒
出事物的总体意象和境界，是以结构线加笔墨阴阳的平面结
构。假若我们在从西方习得的立体结构造型上施展笔墨，那
么，笔墨将成为物象质感和明暗的一部分，无法起到笔墨语言
相对独立的审美效应，当代中国画也就在这一环节上开始麻
烦不断。而失去了中国画造型手法和笔墨意义的中国画就成
了一张创作草图似的东西，其中审美要素大大地减弱了。我
们说当代中国画造型手法上出现了问题，并不是说中国画家
的造型能力出了问题，而是说，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画
种，有自己独特的造型手法和方式。当下许多中国画家可能
会画一个造型很准确、神态很生动的肖像，但却不能按照中国
画的造型手法画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我们在中国画造型上没
有把造型能力和造型手法这个问题搞清楚。

由于西方画种的引进，中国画教育又以素描为造型基础，
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绘画理论在中国画坛的传播，这使得中
国画在审美标准和创作指向上，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绘画后
面。中国绘画的理论研究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概念上；无论
在文化立场，还是在审美角度，抑或是创作态度都浑然不觉地
偏向了“西方美术观”。我们已习惯于用把握西方绘画的方式
来把握中国画，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考入美术院校并学习
中国画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先天就在中国画传统造
型手法失传的情形中学习中国画，一开始接触的就是轮廓加
明暗的立体结构，无法分辨造型手法和造型能力的本质区别，
常常沾沾自喜于造型能力的增强，津津乐道于写实能力的发
扬，素描加墨水便成了“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画创作。
此种学习与创作方式流传至今，仍没有引起后学者的警觉。

在中国画的西化过程中，在强调写实功能中，中国画又把
支撑中国画，特别是写意画笔墨语言的书法，以及中国画的各
种法式与程式抛到了九霄云外，忽视了书法修养与临摹功夫，
致使中国画审美品质和内涵大大地降低。我们可以试想一
下，在没有了传统造型手法，又没有了书法的内在支撑，外加
忽视传统法式与程式把握的前提下，中国画在多大程度上还
能称作是中国画？这还没有算我们把绘画中诗境和意境的追

求也不同程度地给以忽视的现实。如此一来，中国画的以笔
墨为体，以书为骨，以诗为魂的审美特性被打了折扣，就剩下
一点笔墨纸砚的媒材效果了。

问题不是出在“画什么”上，而是出在“怎
么画”上，出在中国画没有中国画的味道上

当代中国画由于受了”西方美术观”的影响，一不小心就
钻到了作品表面的形式花样中，更甚者钻到了对特殊效果的
试验中，忽视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以及内在笔墨语言的自然
生成。有些作品虽形式感很强，个人风格也很突出，但是不耐
看，不耐品，总有一点不知哪地方不对劲的感觉，让观众在这
些作品前大失所望。当然，这些作品无论在造型的准确性上、
表情的生动性上，以及场面的真切性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也
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画什么”上，而是出在“怎么画”上，出
在中国画没有中国画的味道上。

当今许多中国画家在创作上的探索都是确定不移的，每
走一步都是在探索和别人不一样的风格，并耗费了艺术家大
量的精神能量。然而从总体和长期来看，他们的创作和探索
却呈现出盲目性，许许多多的国画家终其一生在寻找自己的
风格样式，但其作品却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而最终被淘汰出
局。我们为了那些不属于中国画表现语汇本质的表面花样耗
去了太多的精力，画家成了顺应“西方美术观”进行艺术探索
的生命祭品，作品成了画家的廉价陪葬。

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和中华文化的花朵，中国画的出色
表现和鲜艳美丽，全赖民族文化来支撑和蒙养。这和西方绘
画一样，也全赖西方文化的哺育和滋养才能茁壮成长。西方
文化不滋养我们的绘画，西方文化也结不出中国文化的果实。

中国画既然是中国文化的选择，就一定和中国文化有着
血肉联系，中国文化之道是可普适地用之于中国画创作中的，
惟其如此，中国画才能成为载道味象之器，成为中国画家的精
神所寄。中国画是历代先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选取诸物，
近取自身；道艺一体，以道御艺的文化产物。它从日月周天中
得出阴阳，从万物盈虚中得出虚实，从天地万象中得出刚柔，
从品类聚散中得出疏密聚散等等，不一而足，最终都以笔墨语

汇的方式转换到了中国绘画中。因而，中国画更讲求以阴阳
定生命，以虚实立物象，以刚柔定趣味，以疏密定格局。但在
中国画创作的现实中，阴阳、虚实、疏密、刚柔已难觅踪迹，就
剩下“西方美术观”下的透视、光影和明暗，以及华丽的色彩。
中国文化之道和中国画创作之理的关系越来越小了。

从画科种属来看，人物画受西方绘画影响最多，山水次
之，花鸟又次之。应该说，中国人物画受西方绘画的影响，无
论在造型能力上，还是写实能力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
在人物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中有着良好的表现，成为了各
类美展中的主角。然而，由于中国传统造型手法的迷失，笔墨
在刻画物象中被遮蔽，外加阴阳、虚实在人物画中已无法起作
用，使得当代中国人物画表情生动有余，笔墨韵味不足，情景
场面真切感人，境界格调令人失望；个人风格鲜明突出，民族
特性表现一般，此种现状成了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中的一个
大问题。

山水画是中国画的大宗，是山水画家寄情山水之途径，因
而，历代优秀作品和杰出画家层出不穷，构成了中国画发展的
脉络链条。但是，由于受“西方美术观”和西方造型手法的影
响，中国山水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徘徊在轮廓线加光影
明暗的画法里而不能自拔，中国山水画传统平面结构造型手
法几近失传，作品中笔墨的阴阳明晦已无处可见，书法用笔更
是踪影皆无，有的只是质感、量感、空间感的塑造。

写意花鸟画是离书法形式资源最近的画科，无论在趣味
上，还是在法度上，都有着相当高的审美要求，既不易工也不
易成，因而师学者后继乏人。基于“西方美术观”下的风格化
追求，写意花鸟画家也钻入了风格样式的迷魂阵，将精力用在
了画面的效果和质感营造上，忽视了书法的修习和借鉴，使得
写意花鸟的审美内涵严重缩水。

中国画从大的画法方面讲，可分工笔和写意两大类，比较
而言，当代工笔画受“西方美术观”影响最为严重，无论是造
型，还是色彩，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打上了西方绘画的烙
印。我们且不说传统工笔画的造型法度已渐式微，就连传统
工笔画的“三矾九染”也已基本失传，取而代之的是颜色的层
层遮盖，和写实效果的炫耀。当代中国工笔画就在“西方美术
观”的渗透下，变得细致有余韵味不足，艳丽有余笔墨不足，失
去了中国工笔画的审美韵味。

落实“中国美术观”就必须从中国画的基
本认识和基本手法入手，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心和责任感，按照中国画发展规律去创作和创
新

从上述情形来看，中国画所有画科和画法都不同程度地
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只不过有的是用西方绘画的观念与
手法取代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思维与操作，有的是主动地将中
国画表现语汇的内在支撑进行否定和抛弃罢了。但无论何种
方式，都是有意无意间在“西方美术观”的影响下进行的，这也
构成了从外部和内部对中国画体系的双重瓦解。

中国画上述境况的产生，也和中国画家对盲目创新的迷
恋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在“西方美术观”的长期浸润下，我
们不经意间把创新作为了中国画的惟一目的，一味创新，刻意
创新成为中国画创作核心任务，从根本上忽视了离开高品质、
高品位的创新是没有意义的。

创新对整个中国画创作而言，它是一个手段和过程，是通
过这个手段和过程使作品更“好”、更“高”，“好”和“高”具备
了，“新”也就寓于其中了。可惜的是，我们把过程和手段当成
了创作的终极目的，接连不断地创作出一幅幅“新”而不“好”，

“新”而不“高”的所谓作品，把中国画创作引向了歧途。更麻
烦的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西方绘画的现代性当做了中国
画的现代性，把中国画发展建构在西方绘画的现代性坐标上，
从而制约甚至延缓了中国画的时代发展。当然，我们这样说，
并不是反对创新和借鉴西方绘画的合理因素，只是说创新一
定要以“好”和“高”为前提，借鉴一定要以有利于发挥中国画
表现语汇为条件，绝不能“新”而不“好”，“新”而不“高”，或在
借鉴西法时，以消解中国画的民族性为代价，泯灭中国画民族
种姓的界线。

就实而言，当代中国画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在被我们忽视
的造型手法这一重要环节开始的。因而，若想促进中国画的
时代发展，恢复画学正法，不从此处着手，是很难解决现实问
题的。我们认为，与其盲目冒进，不如主动后退一步，退到中
国画正确的起点，夯实中国画发展的基础。我们应该尽快树
立“中国美术观”，努力让中国文化之道和中国书法对中国画
学习和创作有所作为，还中国画以本来面目。

从当代中国画现状来讲，树立“中国美术观”的确是一个
当务之急，而落实“中国美术观”就必须从中国画的基本认识
和基本手法入手，从具体而微的环节入手，增强我们的文化自
信心和责任感，探寻中国画本体规律，按照中国画发展规律去
创作和创新。我们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恢复中国
画的法度正轨，才有可能真正推动中国画时代性发展，为民族
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果如此，中国画将一定会迎来一
个崭新的时代发展机遇。

老爸作为一位作家、诗人，
写作和成名较早。战争时期，十
二三岁，当儿童团长时，就开始
写诗歌和通讯报道，被 《鲁中大
众》 报评为模范工农通讯员，《大
众日报》 和延安 《解放日报》 先
后 发 文 称 为 解 放 区 的 “ 孩 子 诗
人”。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各解
放区在贯彻落实毛主席 《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大
力扶持工农通讯员，他因此受到
了重点培养。

实际上他当时不仅写诗写通
讯，写剧本，还画画，并在一些
报刊上发表过。保留下来的那些
反映当时斗争生活的单幅画、连
环画和漫画，我们看着，比起当
时那些知名画家的作品，也差不
了许多。1949 年父亲第一次当团
代会代表进北京，受到毛主席、
周总理等领导接见。后来，他在
另一次会上听周总理作报告的瞬
间，在台下近距离地为周总理画

的人头像，非常生动逼真。再后来他为作家王统照、骆宾
基、梁斌、于寄愚等画的“小人头”，近些年都在一些报刊上重
新介绍过。我们这些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们看了都说：“老
爷子当年太有才了！”已年近八十仍创作不断的老爷子自己
说：“我对有兴趣的事情，干起来，有股子执著劲！”

他的兴趣很广，除文学艺术方面，音、戏、美、舞、
杂、影都迷，有兴致时还写些研究、评论文章。他的字，
我看还是属于作家的字，原来我也没觉得写得很好。他自

己谦虚地说，我们兄妹
5 个的字，都比他写得
好。但记得我还在连队
当战士时，父亲写来的
信，都被领导和战友拿
去当字帖练，说明旁观
者还是认可的。他自己
讲，他的字底子，得益
于读抗日小学之前的 3
年 私 塾 ， 临 过 欧 体 颜
体。上世纪50年代临过

“毛主席体”，下乡深入
生活，为老农写了一副
对联。老头悄悄贴在他
耳边说：“有人说，那
幅字……不行啊！”以
后又临舒同体。1980年
以来，在山东省文联当
领导，和艺术界朋友交
流 多 ， 不 断 地 学 习 琢
磨。第一次写了字参加
书展，老友诗人孔孚真情建言：“以后你不要参加书展
了！”而后又有一段时日，父亲写了一幅“有山皆图画，无
水不文章”发在一家画刊上，送给孔孚，孔孚看了后大
惊：“这是老苗的字吗？行了，可以出道了！”此后，便一
发而不可收，渐渐还真的成了气候。

而今，父亲每年能写一领半宣纸，山东省内诸报乃至
《人民日报》等大报都发表过。书法家们已经认可，要让他
加入书法家协会，他说不必要，自己毕竟是搞文学的，书
法于他是业余中的业余。他对我们讲自己不是天天练，是
靠悟。他的草体不连笔，是便于读者辨认，于佑任即此风

格。有的草体按规定写出来不一定好看，他就改变一下，
比如 “歌”字，按规定，左边只一个圈，他变为两个圈。

“爱”“武”草体，他觉得不好看，就从来不用。他说书
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画画，它古老，也时尚，生活越发
展，社会需求越大。前来求字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几个孩
子们都说应该“包装”老爷子一下，怎么还不能卖个万儿
八千的！但老爷子还是更热衷于写稿子。一群家乡的青年
作者来看他，每人签名送一本诗文集，再附加一幅书法。
家乡的老朋友来求字，带几斤绿豆、小米，便可换得著名
诗人报答的书法作品每人一幅。

2010年9月1日，沈鹏先生八十寿辰，友人
发起贺寿活动，邀我或诗，或书，或文，以为祝
贺。发起单位之一为中华诗词学会，既有“班
门”，我辈岂敢“弄斧”（“或诗”）？沈鹏先生书坛
泰斗，我辈又岂敢“或书”？所以，免得露怯，干
脆，来个“或文”吧。

沈鹏先生八十寿辰与雅鲁藏布江何干？唐
双宁你莫不是神经有些错乱？朋友，且慢。

近赴西藏，间或对雅鲁藏布江有些考证。
雅鲁藏布江翻成汉语即“最高顶峰之水”之意。
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海拔 5590 米的杰马
央宗冰川，由西向东横贯藏南，在中国境内长达
2000 余公里，是中国的第五大河；平均海拔在
3000米以上，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天河”。雅鲁
藏布江最奇特处是在喜马拉雅山脉最东端的南
迦巴瓦峰处骤然由东折南再转向西，形成世界
罕见的马蹄形雅鲁藏布大峡谷，然后进入印度
称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孟加拉国称贾木纳河，
在孟加拉国与恒河会合注入孟加拉湾。

我考证雅鲁藏布江，自认为最迷人处当属
雅鲁藏布大峡谷。大峡谷位于西藏林芝地区，
北起海拔 2800多米的米林县，南到海拔 115米
的墨脱县，全长 500 多公里，平均深度 2200 多
米，最深处达 6000 多米，有的地区甚至至今无
人涉足，被称为“地球最后的秘境”。过去，人们
只知道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科罗拉多大峡
谷长 400 多公里，平均深度 1600 米，最大深度
1700 多米。拿科罗拉多大峡谷同雅鲁藏布大
峡谷相比，论长度，论深度，科罗拉多大峡谷该

自叹不如了吧？
扯得太远了。再说沈鹏先生。我和沈鹏先

生相识十数年矣。不知先生对我看法如何？我
自己倒是“自我感觉良好”。先生不但有数幅大
作相赠，慰勉有加，且有许多书信往来、文章品
评、题端命笔、良言相告，甚至数九寒天登门指
教，共商中国书法艺术馆事宜。不是我小子不
懂礼数，实在是先生造访突然，反衬出我没个深
浅高低。这使我走笔至此突然瞎想到“天河”雅
鲁藏布江由 5000 多米一下降到前边说的墨脱
县大峡谷处的“115米”……

与沈鹏先生相识十数年来，发现先生有一
特点，寡言少语，很少轻易言及他人，即使偶尔
提起也是欲言又止。相比之下，我辈经常喋喋
不休，信口开河，实在惭愧。惭愧之余，又使我
联想到雅鲁藏布江上游的马泉河。马泉河涓涓
细流默默无语，却是雅鲁藏布江之源。布拉马
普特拉河和贾木纳河，虽汹涌澎湃，却也经常泛
滥成灾……

数年前文物出版社为我出版《唐双宁书法
集》，这本书法集今天看来，我自觉汗颜，先
生却在扉页为我题“祝允明有言，世间无物非
草书，双宁先生善学多悟，由万物可知书也。
癸末冬日沈鹏书于丰汇园。祝允明语待查而世
间一语乃足千金也。”2004年我不知天高地厚
在荣宝斋举办书法展，沈鹏先生大驾光临，题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怀素观
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草法，余赏双宁君草书而
默诵少陵诗。沈鹏甲申夏”。京城书友每年相

聚，取名“快哉雅聚”，出版《快哉雅集》，每次均
推我作序，亦每次均送先生审定。第一次“送审
稿”先生写来几字，“双宁先生：酣畅淋漓，非我
所能。千虑一得，知我罪我。沈鹏5月28日”。

“知我罪我”一词，语出自孔子“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人们
通过《春秋》，而知道我的思想；人们也通过《春
秋》，而指责我的不足”。先生引用此典，实在是
先生的自谦。还有今年春节偶有所思，写成一
文《书法境界偶得》，寄与先生，先生欣然写来

“大境界、大手笔、充满辩证法”。我的一点区区
偶得岂敢让先生如此评价？另有朋友告知，先
生数次在书界朋友前提及我的狂草，据说对境
界、章法、创新精神等赞誉有加。考察雅鲁藏布
江后忆起上述往事，一方面阵阵脸红，一方面又
想到雅鲁藏布江对自己的“节衣缩食”，对他人
的慷慨大方。雅鲁藏布江总水量在中国境内消
耗不足5％，而流到印度，流到孟加拉国的水量
年均高达1600亿立方米……

先生不仅在书界享有盛名，且精于编辑出
版、美术评论、诗词文章，多方积淀，始成大
家。这又使我想到雅鲁藏布江也是支流众多，
如果没有多雄藏布、帕隆藏布、拉萨河、尼洋
河等大小支流，又岂能有奔流不息的雅鲁藏布
圣河……

先生八十耋宿，大寿将临，其书法艺术生命
我想也定将如雅鲁藏布江水一样奔流不息。因
我斯时正在法兰西共和国公务，仅以此文遥至
祝贺。不恭之处，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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